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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发自甘肃岷县

女儿的劝说

7月23日下午，甘肃岷县梅
川镇永光村，灾难过去一天，依
然狼藉一片。

村子北边一处较高的坡地
上，坐落着一座贴着瓷砖的瓦
房。尽管从外面看与正常房屋
无异，但里面的土质墙体已经
斑驳不堪，随处可见一道道裂
缝，房梁也向一边倾斜，似乎随
时可能坍塌——— 很明显，这几
间地震中“幸存下来”的房屋，
已经无法住人。

这户人家的成员之一、18
岁的永光村村民后爱霞，已经
不在这里住很久了。“劝过爸妈
好多次，让他们搬到武都(位于
陇南市，编者注 )和我们一起

住，但他们说啥都不肯走。”24
日下午，后爱霞在这栋危房的
西侧屋子里，翻出一个装在袋
子里的毛绒玩具，用力拍了拍，
她说这里自己并没有多少东西
要拿。

几年前，后爱霞学医的姐
姐嫁到距离梅川镇南约200公
里的陇南市。两年前，后爱霞
中专毕业后，也过去投奔了姐
姐，并在当地找到一份“还算
可以”的工作，随后便很少回
家居住。

与村里其他人黝黑透红的
皮肤、灰红色调衣服的打扮相
比，这个穿着米黄色毛质T恤和
蓝色牛仔裤的女孩，说着一口
流 利 的 普 通 话 ，在 这 个 海 拔
2500多米、紫外线强烈的小山
村，显得格外扎眼。

地震时，后爱霞并没在这
里，她是听到地震消息，才从两
百公里外的陇南赶回这个自己

曾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子的。她
的父辈们都住在这里，“这里生
活不方便，也很危险，为什么不
住到外面享享福呢？”后爱霞很
不解。

“离开这里，我们又能做什
么呢？”当日下午，看到女儿当
着记者的面再次劝说自己，父
亲后合录颇为无奈。

后合录家所处的位置，是
永光村最高点，这里同时也是
村子中“最危险”的地方。这次
地震造成埋葬了10名村民的泥
石流，就发端于他家东边不远
处，“差一点就到我家这边了。”
看着被泥石流冲刷后形成的大
坑，后合录心有余悸。

“这个地方是个斜坡，而且
土质疏松，一旦下雨或受到其
他 外 力 作 用 ，很 容 易 再 出 危
险。”23日下午，一位参与救援
的工作人员，踩着脚下已经被
压平许久的路，使劲摇了摇腿，

地面也跟着晃荡了一下，像水
一样。

从此处向上，不过百十米，
就是后爱霞家，紧挨着他们家
的，是一大片翠绿的药材黄芪
苗，那是他们家赖以生活的来
源。

危险的村落

其实不只后爱霞家，作为
这次地震中死伤人数最多的村
子之一，永光村的未来，也让村
里人颇为担忧。

与该地区其他很多村子
一样，这个隐藏在黄土高原深
处的小村庄，一旦下雨就泥泞
得无法出行，从距离此地最近
的梅川镇坐车，需要沿着崎岖
狭窄的小路，上下盘旋穿行，
颠簸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
目的地。

同样，这里的大多数农民

靠种植药材维持生计，在村里
采访期间，漫山遍野的黄芪、党
参、当归绿苗，分布在小村庄周
围，迎风招展。

24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
再次来到永光村，天气预报下
午或晚上有雨。

“可别再下雨了。”望着阴
云密布的天，50岁的永光村村
民后品娃颇为担忧，发生地震
泥石流之前，村里也曾下过小
雨 。对 于 这 个 小 村 庄 的 人 来
说，以前下雨只是意味着难以
出门到镇上，不能下地干农活。
但现在，下雨又与另一种威胁
联系了起来。

“龙晓安和他的三个儿子，
一起被泥石流淹死了。”回想前
日下午的搜救过程，后品娃语
气低沉了下来。

（下转B02版）

地震发生后，在甘肃定西一个村庄的灾民安置点，乌云密布，两个小女孩在田野里玩耍。 CFP供图

甘肃地震造成95人遇难，28日是“头七”之日。为表达对地震中遇难同胞的深切
哀悼，当地举行了集体哀悼仪式。

岷县永光村，是这次“7·22”震灾最严重的村子之一，村东边八户人家被突如其
来的泥石流全部淹没，造成12人遇难。

地震和泥石流，让大半辈子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开始重新思考出路。然而
没有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岷县也很难成为“药材之乡”。村民种药材找到了生财之
道，也正因如此，山上罕见林木，放眼望去是成片的黄芪、党参和当归。

离开，意味着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本；而留下，则要继续过在“火山口”上的日子。
去与留，成为村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事关生死。

赖以生存的土地面临泥石流的威胁

放弃还是坚守让村民难以抉择

千千年年药药乡乡
去去留留之之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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